朝花夕拾~其六
我沿途拐进小路，回到了阔别将近十年的老家去。
房子早已经被油漆涂上了大大的红色“拆”字，腾空公告贴在进入小道的铁大门口——当初疫情期间建的。老房子里面已经空无一物，只有塑料袋，泥土和木屑洒落在地面上。踩着嘎吱响的楼梯，上了二楼。在昏暗的日光下，横着几个储物柜，水管和木凳——却还记得这桌子，是放电视的。
啊！这不就是我十年来记得的家？早已被搬迁了，腾空的家？——邻居也尚是如此。我的心禁不住悲凉了起来，它却已经永远的在记忆中了。
老家很矮，三层楼，第三层是别人家的。地板便是水泥，各种建构都是木制的，下雨时小心在墙角长出蘑菇哦。二楼一家三口挤在一张大床上，闲暇时便看电视。一楼也是挤得满满 的，床，厕所，厨房就是连在一起的，厕所也就拉上一张帘。
门是平行四边形的铁网，拉开，旁边是理发店和另一个水果店，对面是老中医“跌打损伤”的骨科店，还挺喜欢看它的锦旗。旁边靠着一个冷藏室，无时不刻散发着冷气。
小时候会听到吆喝声，除了“收头发，收长头发，收旧手机，回收旧手机”，还有“卖茶叶蛋，卖棕”的声音，以及半夜打木槌的馄饨……现在却只有车不断按着喇叭的声音了。
与朋友，当时真的是小街里的邻居，一起玩。喜欢到一个大棚底下嬉戏，或者捉迷藏——常常跑到二楼的一个小隔间藏起来。要么就是扮演角色……
走出小街，便是“丛林小道”，大树与灌木丛连起来，十分绿色。再拐一下，走几步，就是马路，车飞驰而过是十分吓人的——并没有红绿灯，也并没有中间的一排栏杆。总之走过这条人行道，就是小学了。“一碗糯米饭，要一杯豆浆”。便排出五块钱。那时候真的好奇为什么透过火焰的景象是如此奇妙，常常沉迷那种景象。
来得早，不如就去小卖部——除了买文具，肯定还有其它东西。当时自己喜欢的是神奇宝贝卡牌（就是神奇宝贝啦，不是宝可梦或者口袋妖怪）。还有那种可以对弹的徽章，还有图画捉迷藏......真不知道现在小学的文具店里卖什么呢？
小学记忆里最深的就是大榕树和紫藤架了，可惜之后再见时，却已经拆掉了——高墙大字实在不适合小学生啊，真搞不懂领导为什么拆掉这些自然的环境。
再次路过老家时，便是一堆废墟了，听说要建成一所幼儿园——那自然是好的，危房改造成薪火相传的幼儿园，自然是希望的。
只不过呢，老屋和老街离我愈远了：一切都溶在了记忆当中，但我却并不感到怎样的留恋。我只觉得我应当接受镇改地级市的进步。
我离开了。我搬家了。
我在记忆中，眼前展开一片朦胧的清晨的小街来，路即使坑坑洼洼，家哪怕矮小拥挤，却有着淳朴的风气，互相帮忙的邻居，纯真无邪的童年，我想：希望本是无所谓有的，无所谓无的，这正如记忆的海洋；其实人们本没有记忆，回念的日子多了，也便成了记忆。
